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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与评剧发展史的交汇处，吴祖光
与新凤霞伉俪留下了一段不可忽视的文化印记。他们不
仅分别以话剧与评剧的艺术造诣在各自领域中占据重要
地位，更在长年相伴与相互滋养中，使彼此的艺术实践逐
渐打通了剧种之间的界限，让评剧的唱念与话剧的叙事
在同一个舞台上自然融合，也让传统戏曲的生动气息走
进现代剧场。
难得的是，尽管二人婚后并未长住天津，却在晚年通

过话剧《闯江湖》，将他们的人生体会和艺术理解投射回
这片富有戏剧传统的土地。吴祖光以笔写江湖，新凤霞
以艺回故乡，这种远距离的文化回望与深情凝视，不仅塑
造出舞台上的津味，也为津派戏剧文化提供了一种跨艺
术门类、跨地域经验的融合路径。这份津味，不仅是方
言、生活、人物的集合，更是一种融合正义感、幽默性与人
民情怀的文化气质，成为他们晚年创作中最具个性与思
想温度的艺术表达。

传奇伉俪与天津的不解之缘

吴祖光与新凤霞是中国现代戏剧与曲艺史上极具
象征意义的一对艺术伉俪。一位是来自书香门第的
“戏剧神童”，一位是出身寒门、以“真唱真演”打动观众
的“评剧皇后”，他们的结合不仅是浪漫爱情的传说，更
是两种艺术传统的融合：现代话剧的结构叙事与评剧
艺术的唱念身段，在他们共同的实践中得以交流、碰撞、
重构。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与天津的深厚渊源——不
仅在人生履历上多与这座城市密切交织，艺术风格和人
生态度也深受津派文化影响，并最终在作品中呈现和拓
展了津味意蕴。

评剧起源于河北唐山，真正发展壮大却是在天津完
成的。评剧在天津从“落子戏”演化为具有现代舞台演出
形态的剧种，固定剧场、票房制度、班社组织逐步确立，形
成了具有鲜明城市色彩的“天津评剧流派”。
新凤霞虽籍贯为江苏苏州，但其童年、学艺与成名阶段

几乎全部在天津完成。她6岁学艺，13岁改习评剧，15岁便
在天津戏园子里挑梁主演，迅速唱红津门。天津不仅是她
的艺术故乡，更是孕育其“新派评剧”风格的文化土壤。在
《刘巧儿》《花为媒》《桃李梅》等作品中，新凤霞以天津观众
喜闻乐见的语言、节奏和表演方式，逐步建立起评剧中既贴
近现实，又彰显个性的女性形象。

如果说新凤霞的艺术成长与天津有着天然的血脉联
系，那么吴祖光对天津的深情则是在艰难岁月中逐渐酝酿
而成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吴祖光因“右
派”身份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干校原本位于沙城，1970年1
月迁至宝坻，后又迁址到静海，这段时间虽被历史归为“劳
改”，却也成为吴祖光人生与创作的重要转折。在这片远
离都市喧嚣的土地上，他不仅结识了一批同样被“发配”的
文艺界友人，还延续了他和友人们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
庆自发组织起的一个幽默而坚定的精神共同体——“二流
堂”的精神气质，他们在干校中以讲故事、模仿戏剧、写诗
作文的方式彼此慰藉，用文化抵御荒诞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祖光写下了大量诗作，并将

其偷偷藏于枕下，最终汇编为诗集《枕下诗》，于1981年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不仅记录了他在干校
的心境与挣扎，也满载着他对天津风土与民情的深切体
认。诗中多次提到“静海”“团泊洼”“津南道”等地名，既
是地理的回忆，更是情感的寄托。他写“寻鱼静海跑长
街”，又云“漫天春雪似花开，迎春直下津南道”，在最艰苦的
生活条件下依旧饱含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致感知。他以天津
方言写就的打油诗和讽刺小句，不仅是语言风格的展演，也
展现出天津文化中“贫而不酸、苦中作乐”的市民气质。
在干校中，吴祖光对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亦格外敏感。

他曾用诗记下在一户姓王的天津人家过年的场景，对方“把
祖光当亲人”，这份人情味正是他后期戏剧创作中最动人的
底色。与此同时，吴祖光也保留了知识分子的批判锋芒，在
自嘲中不失讽刺社会的犀利。他写自己“眼高于顶命如
纸”，又在遭批斗时戏谑“戏语闲谈尽上纲”，语言虽轻，却字
字刺痛历史的荒谬。这种在压迫中自持幽默、于苦难中生发
智慧的精神风格，也正是天津人骨子里最鲜明的文化特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津不仅是吴祖光被动“磨砺”之

地，更成为他艺术人格得以转化和重塑的第二故乡。他
在这里深入民间，体会到最真实的人情冷暖与最底层的
生存状态，也在现实的泥淖中提炼出带有津味的文化精
华。或许正因如此，晚年他在创作《闯江湖》时，才会如此
自然地将舞台设定在天津，以津味方言和市井人物写尽
江湖冷暖与人间真情——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温情回
应，也是他与天津这座城市深层文化认同的艺术结晶。

或许可以这样说，吴祖光和新凤霞这对艺术伉俪虽
然晚年生活多在北京，但天津却是他们精神上共同的归
处：一个滋养新凤霞艺术成长的舞台，一个改变吴祖光艺
术重心的所在，一种津派性格的共同生成场。

跨艺术门类的津派戏剧

“津派戏剧”这一概念，传统上多指以天津为发生地、
由天津艺人或观众孕育和审美认同的一系列地方戏种、
曲艺样式及其表演风格，如相声、快板、京韵大鼓、评剧
等，强调语言的地域性、内容的市民性与风格的幽默性。
然而，吴祖光与新凤霞夫妇的艺术实践，为津派戏剧提供
了一个新的路径：即突破剧种边界，在艺术内部实现跨门
类的融合与转化。

吴祖光在《闯江湖》中采用了传统话剧的结构框架，
却大量引入评剧元素，不仅复现了评剧班社的真实生态，
更以评剧为核心艺术语汇表达小人物的命运波动。这种
融合并非简单嫁接，而是试图打破不同艺术种类的边界，
深度凸显其共通的精神内核和艺术逻辑。这种跨艺术门
类的创作实践并非偶然，从1942年创作《风雪夜归人》开
始，吴祖光便显露出对戏曲表演艺术的浓厚兴趣和理解，
该剧以京剧演员魏莲生和京剧戏班的生活为蓝本，探讨
了艺术理想与现实磋磨、人生困境之间的冲突。
吴祖光曾在《闯江湖》后记中解释过他为何钟情于在

剧本中书写各种演员的经历，一方面是因为妻子新凤霞
是演员的缘故，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深信：“在苦难的生活
当中演员能够给人们欢乐，即使一个悲剧，催下了观众的
眼泪，但却又能给予观众以启示和安慰，有净化人们心灵
的力量。”这一理念可以视为吴祖光对各种艺术门类共通
性的一种概括——即洞察人性、苦中作乐、化悲为喜。后
来他更直接创作了许多京剧剧本，如《夜闯完达山》《三打
陶三春》《武则天》《桃花洲》《红娘子》等，体现了其跨艺术
门类的创作自觉。
与此同时，新凤霞在艺术上的“新派”实践，也对吴祖光

的话剧情节、结构、语言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在评剧

舞台表演中强调对真实生活与情感的呈现，这种理念恰恰
与话剧所追求的现实质感高度契合。吴祖光由此汲取经
验，打破“话剧高雅、戏曲低俗”的传统分野，将评剧的“生活
感”注入舞台叙述，使他的剧作更具现实张力与情感穿透
力。吴祖光曾评价《风雪夜归人》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
赋新词强说愁”的作品，而《闯江湖》却是“假如不是我亲自
听到、见到这些死里逃生的活生生的人，我是想不出更编不
出这样的戏来”。他甚至自谦：“对《闯江湖》这个剧本，我做
的只不过是一种编辑工作，何况还有更多的可歌可泣、更教
人伤心触目的材料……”《闯江湖》正是以新凤霞早年评剧
生涯为蓝本创作而成，剧中大量情节直接源于她的亲身经
历。例如，张乐天和彩霞夫妇因生活困顿而打算遗弃新生
儿，后又阴差阳错将其带回；彩霞因营养不良无奶喂养，家
人只得翻找富人家喂猫的小鱼干熬汤下奶——这一细节正
是新凤霞母亲坐月子时的真实经历，在新凤霞的回忆录中
亦有详述。这些扎根现实的细节，让《闯江湖》不再是“编出
来的戏”，而是一种生命经验的舞台化呈现，也正是吴祖光
所追求的那种“活的戏剧”。

更进一步说，吴祖光夫妇所推动的这种“跨艺术门
类”的创作方式，不仅是个人经验的体现，更是对天津这
座城市历史文化结构的回应。话剧作为一种舶来戏剧形
态，在中国落地不过百余年，相较于源远流长的地方戏曲
与曲艺，它更具结构感、现代性和文学性。而天津，自清
末开埠以来就是北方曲艺重镇，相声、评剧、京剧、梆子、
琴书、单弦、时调等艺术样式并存，形成了极具包容性和
混融性的“市民戏剧生态”。吴祖光的创作，正是将天津
整体戏剧生态中最成熟的表现形式、语言习惯、叙事结构
提炼出来，注入现代话剧之中，使得原本较为“年轻”“洋
气”的话剧在天津的多元艺术土壤中真正“落地生根”。
因此，津派戏剧并不是单指某一剧种或某一风格，而

是指在天津这座拥有丰富曲艺遗产与现实生活基础的城
市中，通过跨艺术门类的融合，将地方传统与现代结构、
人民经验与舞台语言有机统一起来的创造性成果。吴祖
光与新凤霞在《闯江湖》中所完成的，正是一种用话剧呈
现多种津派传统戏剧形式的探索，既延续了传统戏剧精
神，又打通了舞台表现力的边界，为津派戏剧注入了新的
表现张力与文化认同。

跨地域经验的“津派气度”

《闯江湖》以抗战末期天津“阴阳界”为背景，讲述了
评剧戏班“义亭班”为求生存与尊严而辗转漂泊、艰难谋

生的故事。剧中人物张义亭、张乐天、银灵芝、杨金香、彩
霞、苦三儿等，皆为底层艺人，却在时代风浪中守护着“义
气”与“艺德”，命运沉浮之间展现出深沉的人性光辉。吴
祖光采用天津方言贯穿全剧，不仅增强了人物的生活真
实感，也让《闯江湖》成为津派戏剧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
其晚年戏剧风格的集大成者。
然而，吴祖光本人却始终强调，《闯江湖》的精神内核

并非天津所独有。他曾指出，天津方言固然能准确传达
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与生活处境，但那份在乱世中坚守
底线、不失幽默与尊严的“江湖气质”，却广泛存在于中国
各地的地方戏班与小人物中。他说：“祖国的四面八方，
到处都有类似的地方剧种。他们的生活经历大同小异，
肯定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可见，《闯江湖》虽取材天津，却
意在书写一种超越地域的“人民精神”。

回望吴祖光从青年成名到晚年沉淀的戏剧轨迹，不
难发现，他始终沿着一条由“士大夫式”的理想批判向“江
湖性”与“人民性”不断靠近的创作路径。他的早期作品
《风雪夜归人》，便已展现出对艺人境遇的深切体察与对
“艺德”的尊重。剧中主角魏莲生虽处乱世，却不改初心，
坚守人格，其身上既有文人理想主义的忧愤，也有江湖艺
人特有的韧劲与骨气。其后的《正气歌》《林冲夜奔》等作
品，则在民族大义与人性挣扎之间进一步展开了对个体
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书写。而至晚年的《闯江湖》，吴祖光
不再执着于“大叙事”，而是以一个并不起眼的评剧班社
为中心，转向对小人物生存状态、情感伦理与生活智慧的
深情描绘，用最“俗”的素材写最“雅”的精神，把江湖写得
既亲切又庄严。
吴祖光笔下的“江湖”，不再是刀光剑影、快意恩仇，而

是指普通人在动荡社会中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生命姿态和伦
理情怀。他关心的是人在苦难中如何保有人格的体面、在
现实压力下如何仍能相互扶持、在微末中如何挣出尊严。
这种“江湖精神”，与天津文化中“有情有义、幽默豁达、穷中
有骨、苦中作乐、俗中见雅、义重如山”的民间人格气质高度
契合。《闯江湖》正是在艺术中具体化了这种“气度”，以舞台
语言向观众传递出一种深沉的人民智慧与乐观力量。
细细探究下不难发现，吴祖光戏剧中一以贯之的对底

层人民的“江湖精神”和乐观智慧的礼赞，正与天津这座城
市的性格和气度不谋而合，或者说，天津这座城市是最适合
呈现“江湖”的文学场域。天津“江湖气”并非偶然生成，而
是历史积淀与地域文化长期交织的产物。自清末开埠以
来，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军事重镇，不仅吸引了
大量南北商贾、文人墨客，也聚集了众多底层艺人、手工业
者与码头苦力。正是在这种多元、复杂、阶层交错的城市生
态中，孕育出一种既讲究义气又懂得变通，既重人情世故又
机敏幽默的津味人格。天津人爱说“混不吝”、重“贫嘴”，那
是处在大时代夹缝中的市民智慧；而“有难大家扛、有戏一
起唱”，则是一种根植于草根阶层的江湖义气。它不回避世
俗的粗粝与纷争，反而在其中发现笑料与哲理，苦中作乐、
逢乱不惊、乱中取义。也正因为如此，天津成为曲艺重镇、
戏剧摇篮，评剧、京剧、相声、快板等民间艺术在这里纷纷生
根发芽——在舞台上说人话、演人事，贴着生活走，和百姓
心口对话。
吴祖光将《闯江湖》设定在天津绝非偶然。天津的城市

格局与精神气质，为他笔下那群评剧艺人提供了最合适的
“舞台背景”与文化托底。换言之，天津不是《闯江湖》的主
题，而是它的气质来源、情感锚点与叙事土壤。剧中人物的
命运与精神，也因此不再是特定地域的风俗再现，而是一种
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情感的象征载体。

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津派早已超越地理限定，升华为
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气度。它象征着普通人在时代激
流中对生活秩序与情义法则的执守，象征着在卑微处依然
挺立尊严、在困顿中依然守住幽默、在芸芸众生之中依然以
艺为生的精神姿态。这种“江湖精神”与“津派气度”的契
合，正是吴祖光在《闯江湖》中最深层的文化发现与美学升
华。津味，不是地方的专属标签，而是一种由底层经验锤炼
出的人民气质；它可以在天津发生，也可以跨越地域经验在
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被理解、被认同、被继承。
【本文为2025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津派

文化研究专项“津派戏剧理论体系建构和戏剧之城内涵

式发展研究”（课题编号：TJJWQN07-06）阶段性成果】

从评剧到话剧

吴祖光新凤霞的 创造
杨一丹

秋
月
诗
波
漾

王
利
娟

俗话说“春花秋月”，古人认为月亮在秋天格外美，杨
万里更是写出“古来除却月，此外更无秋”，来表达对秋月的
极致赞美。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不惜用大量的笔墨来表
达对它的赞美，并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

秋月最是皎洁、清美。南宋诗人朱熹在《秋月》中写
道：“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
里，白云红叶两悠悠。”清澈的溪流轻绕着绿意盎然的山
峦，悠然流淌。碧空如洗，倒影在水面上显得格外明朗、
澄清。溪水与青山相映成趣，融为一体，宛若一幅天然的
水墨画。静观这秋日的月光，不禁让人心生超然，感受到
一种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心境。虽然题为“秋月”，但作
者并未直接描写月亮，而是通过描绘秋月下的山间小溪，
以及水的清澈、山的碧绿，让人仿佛能感受到那无处不在
的皎洁、清朗的月光，真是妙不可言。

秋月满怀思念。“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惊鹊栖
未定，飞萤卷帘入。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佳期旷
何许，望望空伫立。”在《秋宵月下有怀》中，孟浩然将自
己的满腔思念寄托于遥远夜空的那轮明月。秋夜的天
空，宁静而深邃，明月高悬，默默地将光芒洒向晶莹的
露水。夜色渐浓，那些惶惑不安的鹊鸟仍未找到栖息

之地，而那些追逐光明的萤火虫，早已随着灯光飞入了
卷帘，寻找着它们的归宿。诗人在此刻，宛如那彷徨无
依的惊鹊，在这欢聚的夜晚，却感到迷茫和孤独。他望
着庭院中稀疏的树影，听着邻居家急促的夜杵声，心中
愈发感到孤单和寂寞。他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亲人团
聚，只能长久地凝望着月亮，将满腔的相思之情寄托于
那遥远的光辉之中。
漂泊异乡的游子，见到月亮思乡之情愈发浓烈，即便

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在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中，也不
免陷入深深的思念。公元759年秋天，杜甫在秦州（今甘
肃天水），那时安史之乱已爆发，战火纷飞，他的弟弟们四
散在战乱中，音讯全无，令他倍感忧虑。看到山河破碎，
听着异乡的戍鼓和孤雁声，在秋夜月露中倍加牵挂自己
的家人，不知弟弟们现在情况如何，是否安全，也不知战
事何时停歇，杜甫写下了《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
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
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那轮照耀故乡的明
月，化作了所有游子心中思念的象征，承载着对家的无限
眷恋和对亲人的深情牵挂。无论身处何方，每当仰望夜
空中的皎洁月亮，心中便会涌起对故乡的无限眷恋。

秋月不仅让人寄托情感，还常给人以哲思。公元1076
年的中秋夜，皓月当空，银辉遍地，已与弟弟七年未见的诗人
苏轼，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只能一边赏月，一边饮酒。诗人面
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挥笔写下了充满哲学意味的千古名
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
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
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
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
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中秋之夜，本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然而，夜已深，
多少个不能和亲人团圆的人，都因思念家人不能入睡。
诗人，也饱含对家人的思念，但是，他并不因此悲伤。看
着圆月，诗人想到人有悲欢离合，但月也有阴晴圆缺，自
古以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为
暂时的离别而感到忧伤呢？只要家人平安健康，即使远
隔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
秋月，映照着古人的离愁别绪，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

的吟咏和思考。在这宁静而清新的秋夜，我们仿佛能听
到那跨越千年的诗句，它们在月色中回响，诉说着永恒的
情感与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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